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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开车来接站时，记者开始还以为她是单位派来
的工作人员，到了家里才知道她是韩老的孙女。28岁
的韩冰工作相当出色，年纪轻轻已是采油一厂第六油
矿的调度员了。她告诉记者，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毕业后还是选择回到油田上班，
成了“油三代”。和爷爷爸爸的工作相比，现在她的工
作早已不是重体力，而是操纵现代化的电子平台。她
说话的时候，一旁的爷爷奶奶和妈妈眼里写满了骄傲
之情。

大庆是“全国的标杆和旗帜”，不同的历史时期“标杆
和旗帜”有着不同内涵。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是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的标杆和旗帜；改革开放后，大庆是高产稳
产、拼搏奉献的标杆和旗帜。进入新时代，大庆油田设定
了新的目标：努力成为转型升级振兴发展的标杆和旗帜
……时代在发展变化，但油田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
心从未改变。

韩冰是大庆油田人第三代的典型代表。为了尽快熟
悉业务，她又到市里的技师学院进修了两年，学习采油专
业知识。如今的原油生产，已经完全不是过去“人拉肩
扛”的方式了。从勘探到钻探，再到采油加工，数字化已
经贯穿了每一个环节。新一代“韩冰们”，正以他们全新
的知识擦亮新时代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时代在变精神不变

和奶奶一样当铣工——80后的李笑毅怎么也
没想到，进入哈电汽轮机后的第一份工作和奶奶张
智美当年进厂的第一个工种竟然一样。“我就是想看
看，什么样的地方有这么大的魅力，让家里的老人们
在这儿一干就是一辈子。”李笑毅说。

“一天活儿干下来，满手爆皮。”伸出布满老茧的
双手，张智美对往昔印象深刻。只要一开机，一分钟
也离不开人，一天下来，站得双腿浮肿是常事。不管
加工多重的部件，平均十几分钟就要搬动一次，对于
身材娇小的她来说，着实是严峻考验。更难的是，一
次次的位置挪动，加大了人工校准的难度和误差，而
且效率低下。就是用这些张智美口中的“笨床子”，
哈电汽轮机实现了年产 200万千瓦当量的产能，成
为生力军。

同为一线工人，相隔几十年，孙女李笑毅完成这
一切只需要在控制屏前点击按钮操作数控机床。“有
经验的师傅完全可以自己编程！”说起这些，李笑毅
满脸羡慕。看似“傻瓜”的操作，背后是对操作者“受
过高等教育”的严苛要求。高素质人才+新技术应
用，势必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此时的哈汽，产能已提
升到年产3000多万千瓦当量，并且同时具备年产两
台以上百万核电机组的能力。

40年来，哈电汽轮机年产值从5000万元增加到
现在的60亿元，各类型产品占全国装机总容量三分
之一以上。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里，就有张智美李笑
毅祖孙三代40年默默而又执着的坚持。

5000万元到60亿元
祖孙同行见证奇迹

83岁的张智美从哈电汽轮机退休回家已经32年了，至今仍住在离公司不远的家属楼里。1956年，哈电汽轮机筹建，从济南辗转千里来到龙江的张智美不
会想到，她和丈夫不仅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片热土上，还影响了儿女甚至孙女继续着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这份事业至今仍令张智美感到骄傲：新中国制造的首个转子就出自留学前苏联的车工丈夫李宗道之手；自己在17车间蜡模4班担任班长期间连续8年被评
为厂劳模；儿子李国辉凭着一手过硬的检验检测技术在2004年成为企业第一批主任技师；小孙女李笑毅从一个学外语毕业的大学生“门外汉”，当上了冷作分厂
的质量员，真正成为行家里手……

在油城大庆，提起“老会战”，无人不知。“老会战”是一群人，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东北边疆，在荒凉的草莽上筑起共和国最重要的石化产业集群；“老会战”也代表一种精
神，不畏艰难困苦，挑战自然及人体极限，生发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经久不衰。当年的“老会战”们绝大多数已经超过80岁。他们是大庆这座石油城的建设者，也是共和国改革开
放40年辉煌发展的见证者。

日前，记者走进“老会战”韩建昌的家，听老人讲述一座城的兴起和三代油田人的奋斗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奶奶张智美在工作
中修整叶片模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三代油田人。 本报记者 蒙辉 孙彩凤摄

←第三代油田人的工作环境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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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吕林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约好了采访，可他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采访时常被打断，一会儿是井下工作汇总，一会儿是安全情况汇报，听着嗓子都冒了烟。“每天都要下井，一工作就是

几个小时，能坐下来都是幸福的。”脸上总是挂着温和微笑的七台河新建煤矿分管机电工作的副矿长吕林强满怀歉意。

平凡但不普通。在七台河矿区，吕林强家只是其中一户矿工家庭，但是，就是这样一户平常家庭，所有知道他们的人都会伸出大拇指：他们家三代人，见证了七煤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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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筑梦“石油城”
□许新 本报记者 蒙辉 孙彩凤

岁末北国，寒风凛冽。走进韩建昌老人的家，扑面的温暖
立即赶走了满身的寒意。

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居室。年近耄耋的老两口、52岁的儿
媳和“90后”孙女，热情的一家三代人已经等在屋里了。

韩建昌虽年届80，却腰板挺直，精神矍铄，说话有板有眼，思
路清晰。一旁的老伴儿一头银发，少有皱纹的脸上泛着光亮。
儿媳孙瑛在油田做财务工作，孙女韩冰是一名调度员。

“我是60年3月4日随部队到大庆，转业前在50军18师。”回
想起初到大庆的日子，韩老记忆犹新。1960年，22岁的韩建昌随
十万开发东北的官兵来到北大荒，被分配到大庆油田建设集团
管道公司，一直到退休。

“刚到这的时候，这里是千里冰封的大荒原，我们就是在冰
雪荒原上‘起家’的。”韩老回忆道。

韩建昌是辽宁人，部队里还有不少南方兵，初到冰雪世界，
对心理和生理上的冲击都是巨大的。摆在会战大军面前的，是
几道“关”：苦、饿、冷、怕……韩建昌说，那时候，队伍分成两组轮
流上阵，建“干打垒”，一干就是12小时。脱坯、夯土、架梁都是重
体力劳动。但就是这种条件，韩建昌和很多“老会战”一样，回到
老家，把订了“娃娃亲”的媳妇带到了大庆。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工服、粮食都供应不足，后来允许带家
属后，由单位组织家属开荒种地，这才稍许补充上给养的不足。

“那时候真是苦，每天下地干活就啃凉馒头，也没吃出胃病
来。”韩老的老伴儿也一起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

当时大庆还是蛮荒之地，到处野兽出没。有一次韩建昌去
查看工程进度，来回需走8个小时还要穿越荒野。结果被一匹狼
盯上了，幸亏带着师傅给的一根腊木杆，瞅准时机把狼腿打伤
了，这才摆脱了狼的“盯梢”。

孙女韩冰一脸崇敬地说：“我从小就是听爷爷的故事长大
的。”爷爷讲述他的创业史时，韩冰还时不时地进行“补充”。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以韩建昌为代表的“老会战”和
他们的继承者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让一座城市在荒草甸上拔
地而起，抒写出一篇战天斗地的创业史。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
人物，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代铁人”。当年，冰天雪地中面对
泥浆池，“铁人”王进喜气壮山河的一跳；面对“高科技泥浆池”，

“第二代铁人”王启民举起大庆油田的红旗把科技人“超越权威、
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信念发挥到了极致；进入新时代，“第三
代铁人”李新民及队友把红旗插到了海外400余口油井上——三
代铁人，挺起大庆油田“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脊梁……

普通人书写石油史诗
在韩建昌的家中，记者没有见到同在油建公司工作的

儿子。韩老的儿媳孙瑛告诉我们，丈夫的工作是管道建设，
常年驻外，现在人在河北。“这个工程工期长，能干到退休。”
孙瑛说。作为“油二代”，孙瑛和丈夫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油
田建设集团已经不仅限于为大庆服务，已经把目光放到全
国。

夫妻俩一年到头聚少离多，有时春节都回不了家。这
样的情况在油田有很多，以致于形成特色：很多家庭妻子是
户口本上的“户主”——如果男的当户主，容易找不到人。

韩冰回忆，有一年爸爸过年都没回来，她给爸爸打电
话，“我在这头哭，爸爸在那头哭。”韩冰小时候因为老见不
着爸爸，就跟妈妈提出“换爸爸”，孙瑛笑答：“换也没用，油
田人都是这样工作的。”一句话道尽油田人的责任职守。

“铁人精神”激励着第二代油田人继续奋战。韩建昌告
诉记者，他的家从“干打垒”搬到平房，再从平房上了楼，如
今，也住上了电梯房。不过，他还是习惯住老房子，就因为
想和老邻居住在一起。而儿子一家早已住上了高楼。

坐在韩老布置得温馨舒适的老房子里，看着自得其乐的
老两口，记者心头涌上一股暖意。

居住条件的改善印证着城市的发展。从“安居”到“宜
居”，得益于大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

一组数字最能展示油城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近 20亿吨，为共和国经济注入
了强劲的生命“血液”；40年里，大庆市内公路里程增长 27
倍多；众多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让市民尽享出行旅游、体
育健身、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全方位的服务；过去 3年大
庆人享受到的优良天气天数都在319天以上。许多人的朋
友圈被“大庆蓝”刷屏……

油田人的幸福生活

四十年匠心坚守龙江制造
□本报记者 薛婧 张瑜

在1988年出版的《七台河矿务局志》里有一张老照片，是原
煤炭工业部部长于洪恩看望老工友吕同兴一家时，在吕同兴家
房前拍摄的。

1942年，当时只有15岁的于洪恩是鹤岗东山煤矿的一名
工人。和他同在一起干活的吕同兴一米八的大个子，身强力
壮，刨煤、拉煤，干活是一把好手，他把于洪恩当成孩子一样照
顾。建国后，于洪恩任鹤岗矿务局东山煤矿副矿长。吕同兴则
在东山煤矿当采煤队长。

1958年，勃利煤田由鹤岗矿务局开发，开发建设初期从鹤
岗、鸡西、双鸭山矿务局抽调了部分生产干部和工人，吕同兴就
这样来到七台河，在胜利采区六井任生产井长。

七台河矿区开发建设初期，使用镐刨、手装锹、木支柱支护，
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生产、生活条件虽
然艰苦，但是每个人的干劲十足，爷爷吕同兴成了七台河矿区开
发建设初期开第一个井口、出第一吨煤的矿工，是七台河矿区开
发建设初期的见证人。吕林强说，到了后期，矿区生产慢慢有了
炮采、蒸汽小绞车拉木炭车，陆续有了150马力绞车，一吨小矿
车，地面也有了架线电机车运输。

吕林强说，我从小长在矿区，七台河矿区开发建设史，就是
一部厚重的城市建设发展史，眼看着七台河从一个矿区变成到如
今一座现代化国家园林城市的崛起，七台河市的每一步发展、每一
次跨越，我们一家人是时光最好的见证。

祖辈 七矿开第一个
井口、出第一吨煤的矿工

1963年，七台河矿务局首次面向职工子弟招工。吕同兴
的大儿子吕云超去报了名。吕云超说：“父亲认真工作态度
对我影响很深。当时我就想，你做矿工我也要做矿工，你干
得好我也要和你一样干得好。”

19岁的吕云超子承父业，穿起蓝色工装，成为七台河矿
务局一名采煤工人。年轻好胜的吕云超先是跟一名工友飙
着劲儿干，两天后，他又和最能干的组长每天比赛看谁活干
得又快又多。一个星期后，他把组长也给比下去了。

回想起那段岁月，吕云超笑了，说：“那时候生产条件差
没有矿靴，有一次采煤队分到一双矿靴，队长看我能干把这
双矿靴奖励给了我。这下可好，就因为我有靴子，给我又增
加了一份推矿车的活儿。我穿着靴子在积水的井下推车奔
跑，把棉裤都溅湿了。冬天升井回家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
路，等到家了，棉裤都冻成冰砣立起来了。”

吕云超热爱煤矿，爱得痴狂。他那个年代，新建煤矿拥
有两层厚煤层，两层薄煤层，煤锃亮，放炉子里一烧直冒油。
把他喜欢的啊，居然掰一块煤，放在嘴里嚼！

吕云超是新建煤矿机械化的第一个见证者、第一个使用
者、第一个管理者。当时，七煤第一套采煤机组落户新建煤
矿南采区，为了用好这套采煤机，他们送了一条将近200米
长的工作面，走向1600米左右。那一片煤，机组一刀下去，
煤哗哗地割下来，就像秋收割麦田一样，一米宽的皮带满满
的往煤仓进。南采区是当时新建煤矿的主力采区，年产量
占新建煤矿全矿产量的一半。后来，在井下工作大半辈子
的吕云超是在东风煤矿副矿长的岗位上光荣退休的。

父辈 新建煤矿机械化的
第一个见证者使用者管理者

就在父子两代扎根矿区多年，见证矿区发展辉煌的同
时，吕家第三代人吕林强从小受家庭影响对矿山有着深厚的
感情，他指着院内一棵粗粗的树对记者说：“我小的时候到新
建煤矿玩时，新建煤矿的那些杨树刚栽上，只有碗口粗。如
今，最粗的两人合抱都抱不过来。可以说，这些树是陪我一
起长大的。”

吕林强能到煤矿工作，缘于和父亲的一次谈话。那时
候，他刚刚初中毕业面临报考学校，父亲给他的建议是报考煤
校。那一次，父子俩谈了很久很久。父亲的观点很明确，未来
煤矿的出路就是机械化。他力主儿子学机电，将来在煤矿机
械化方面有所作为。这次深谈之后，吕林强报考了海拉尔煤
校机电专业。毕业后，成为第三代矿工。父亲吕云超一再告
诫他：在煤矿就看业务，学习改变命运，没有真本事不行。

事实也正是如此，只有羽翼丰满了才能飞翔。到了吕林
强这一代，父亲工作的年代是煤炭行业高产的年代，而现在
的情形也不如从前，煤层变薄，倾角变大，资源萎缩，劳动力
越来越少，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现在必须走机械化之路，极
薄煤层也只能靠机械化才能拼出一片天。为此，吕林强多次
到外地考察超薄煤层机械化工作，以期破解极薄煤层走机械
化之路这个难题。七矿公司系薄煤层开采矿井，煤层平均厚
度只有0.8米，最薄煤层厚度不足0.4米，过这样的煤层，稍胖
一些的人就会被卡住，采掘条件极为艰苦。矿工们经常说一
句话：“我们是站着做人，跪着发光。”后来，这句话被演绎为

“跪着采煤，站着做人”，被奉为七台河矿工的内在精神。
很多外地同行来七台河井下参观，常常被这一幕惊呆，

甚至有人惊呼：“这样的煤也能采？”是的，也只有特别能战斗
的七台河矿工才能在这样的薄煤层中创造出产量可观、效益
可观的奇迹。他们开采的不仅仅是煤炭，也铸造着“跪着采
煤，站着做人”的矿工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有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七台河矿区；才有了缘煤而生、
因煤而兴、靠煤发展的七台河市……

值得高兴的是，今年以来，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工作，新建
煤矿90号煤层综采工作面已经安装试验成功，在向科技要安
全要产量要效益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年底的吕林强越发忙碌起来，2018年的工作计划也都在
逐一落实：安装压风机无人监控系统、主扇振动监测系统、绞车
车闸间隙保护系统；为减轻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将老旧设备替
换为新型高效设备的ZYW-80/24.2型煤矿用挖掘式装载机；
安装三水平中央水泵、三水平三采强力皮带……而最令吕林强
为之骄傲的就是从徐州引进的井下部分变电所安装防越级跳
闸及电网监控系统，通过光纤环网系统实现变电所集中监控和
地面监控中心进行远程监测、控制、遥测、遥视、遥调，防越级跳
闸系统有效地控制了因局部供电故障造成的矿井大面积停电，
电网监控系统真正实现了变电所无人值守工作。

吕林强和他的父辈们一样淳朴敦厚，没有半点矫饰，积
极工作、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矿山
事业，他们一家也无愧为最美“开采太阳”的人。如今，七台
河也正在构建新型“碳”产业，积极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
型，而吕林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任务，虽然道路泥泞，他
依然充满信心，时刻准备着。

矿工第三代
向科技要安全要产量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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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志强的儿子谭雨林在哈尔滨上大学时，学的是机
电一体化专业。从小就看到爷爷、父辈通过勤劳的双手改变
家庭命运，也看到了家乡的美好前景，他将想回家和父亲一起
代耕作业的想法和家人说了：“家里的农业机械越来越先进，现
在是高科技时代，父亲的知识更新已经跟不上机车的更新了，
我要将所学的知识融入到现代化农业机械上，这样更能体现我
的价值！”家里人都不同意，让他留在哈尔滨发展。但是谭雨林
拿定了主意，死活不改。因为这，谭志强还有一段时间不和儿
子说话。2016年秋天，正值谭雨林十一放假，谭志强驾驶的
T8050拖拉机遇到故障报警了，因为是外国产的机械，故障码
都是英文，谭志强束手无策，找厂家又太远，耽误收获进度。谭

雨林正好在现场，他根据所学的知识，了解到是柴油滤芯出故
障了，马上告诉父亲，谭志强进行处理解除了故障。这件事后，
谭志强理解了儿子的想法。

2017年，谭雨林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待遇优厚的一家哈
尔滨公司，而是带着所学知识回了家乡，在五分场和爷爷、父亲
一起种地、代耕，也将老一辈人的梦想延续在北大荒的黑土地
上。

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下，谭维臣家固定资产达100
余万元，三代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谭维臣住上
了大房子，三个儿子都住上了宽敞的楼房，一人开着一台小轿
车，过上了开着轿车去种田的幸福生活。

谭雨林 用知识在黑土地实现梦想

日前，记者来到谭维臣家中。走进 100多平方米的大平
房，只有谭维臣老两口住，屋内卫生间、现代家电一应俱全。
说起今年的收成情况，老人的三儿子谭志强告诉我们：“今年
我种着地，还给种植户们代耕，保守来说也能收入10多万元！”

78岁的谭维臣老人满脸笑容地对我们说：“还得感谢党的改
革开放好政策，让我和老伴儿住上了大房子，有机会还能出门旅
旅游。儿子开着现代化大机械给别人代耕，原来人工几天才能种
完的地，现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孙子大学毕业也回来了，年轻
人有知识有文化，用起现代化大机械更是游刃有余，这样的幸福
生活在4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啊！”

谭维臣是1966年的转业兵，在吉林当了6年兵的他被分配
到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三队赶马车，一个月36元工资，老伴孟繁坤
在农工班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25元。当时，夫妻俩、三个儿子
和岳母、弟妹9口人挤在3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晚上睡觉得打地
铺，白天吃着玉米面和着菜叶下饭。

1984年冬天，五分场开始将猪场对外承包，当时要求以家庭
承包的形式进行，每个月每家200元工资，两年一发，猪喂得好还
有奖金。42岁的谭维臣听到消息后，和老伴、三个儿子聚在炕头，
召开了家庭会议：“现在分场的猪场对外承包，给的条件还很优
惠，咱们家劳动力多，正适合承包猪场，我想抓住这次机会，现在
看看大家的意见。”“我看行，分场给这么好的条件，不干就太傻
了！”谭维臣话音刚落，性格爽直的妻子先发了言。“咱们家人缺吃
缺穿，唯一不缺的就是力气。”三儿子谭志强一边说着，一边撸起
了袖子，仿佛已经参与到了养猪劳动当中。一家五口就在不足1
平方米的炕桌边商量好了承包大计。

有了家人的支持，谭维臣大胆承包了猪场，养殖700余头三
江白猪。记得1986年年底，谭维臣到会计室领工资时，会计乐
呵呵地问道：“你见过这么多钱吗？”“没有，感觉好像是在做
梦！”谭维臣乐颠颠地把 5000元工资加奖金揣回了家。有了
钱，谭维臣先到商店买了一台心仪已久的12寸黑白电视机，原
来家里人饭后都到别人家看电视，现在邻居也早早地和家人们
一起挤在30平方米的小屋里，美滋滋地看着电视剧《射雕英雄
传》，那个画面已成为谭维臣温暖且永恒的记忆。

谭维臣
承包养猪场赚到第一桶金 1987年春天，家里承包了 80亩地，那时谭家没有机车，

都是用马拉车趟地，每次都得全家人忙活一个星期。后来听说
小姨子家买了小四轮，就借来耕地，原来一个星期干完的活一
天就完成了，效果又快又好。这件事深深刺痛了谭维臣：有机
会，一定要买先进机械。有养猪挣的钱，二儿子谭成军有了底
气，1987年，他带领弟弟谭志强购买了第一辆崭新的机车——
长春-12四轮拖拉机，成了五分场三站第一个“买车一族”。

1988年，五分场成立大联组，每个人都可以承包土地，谭
维臣想到自己年岁大了，就鼓励二儿子谭成军试一试，有父亲
这个坚强后盾，谭成军没有犹豫，与几家合伙进入大联组并承
包了90亩地。1992年，大联组解体后，成立了家庭农场，这
时，国家有政策，有钱可以多包地，谭成军与弟弟谭志强一下
就承包了1000多亩地。到年底一算账，整整挣了40000多元。

1992年，五分场为了扶持鼓励家庭农场的承包户，要将东
方红75拖拉机卖给承包者，车便宜不说，还不用花现钱，种地
卖粮后再给钱。谭成军听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率先将车买
了下来。后来，他又从五分场买了一台东风90康麦因。有了
车，谭成军种地更是如鱼得水。

1996年麦收时节，当时谭成军与弟弟谭志强已种植1500
亩地，在收小麦时，自家的康麦因只收了一天100亩地，就遇到

连阴雨天气，康麦因的车轮是胶轮式的，开到田间就陷车。眼
睁睁看着小麦发了芽，一下子就赔了20多万元。在惨痛的教
训面前，谭成军认识到只有更新现代化机械才能避免损失。

于是，谭成军将东风90康麦因卖掉，花13.7万元买了一
台链轨式东方红1002拖拉机，这样，下再大的雨也能收获粮食
了。1998年，他又购买了一台欧豹90四轮车。车多了，谭成
军与谭志强给自己耕地的同时为其他种植户代耕作业，也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

2011年，揣着向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迈进的想法，谭成军又
踏上了去哈尔滨买车的路程。在农机市场，谭成军一眼就看
中了纽荷兰T8050机车，试车时，他踩着2米多高的车轮坐到
车座上，感受着不亚于宝马的豪华配置，心里暗想：这辈子能
开上这样的车，也不白活一回了。花了50万元，他自豪地将这
台机车开回了家。如今，这台机车一晚耕地达到600亩，效率
高不说，质量还好，许多种植户都找谭家哥俩代耕。

这些年，谭成军与谭志强更换了大大小小的农机20多
台，如今还有6台机车。夏天时，100多平方米的院里，纽荷兰
8050、330马力拖拉机、凯特1804、180马力拖拉机、欧豹904、
90马力拖拉机等现代化机械威风凛凛地矗立着，不加掩饰地
彰显着主人的实力，谭成军也成了农场的“机车王子”。

谭成军 机械化耕种走上致富路

谭家人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夏红英 邵维信 本报记者 刘楠 史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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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余载，一家三代执教乡村学校，风雨兼程、薪火相传，用责
任和爱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冬日的一天，记者走进佳木
斯市桦川县横头山镇中心学校，走近这个光荣的家庭。半个世纪，
74岁的杨雨海和儿媳、孙女，三代人在这里执教，在一棒接一棒的
代际接力中，不仅给一茬茬的农家孩子传递了知识，同时也成为改
革开放40年乡村教育发展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书写者。

从佳木斯驱车1小时，经过大片大片的田地和农舍，便到达桦
川县横头山镇中心学校。已退休十多年的老校长杨雨海兴奋地
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一有时间我就来这儿看看。”

1962年7月，杨雨海初中毕业走上乡村教师岗位，先后被派往
桦川县的五所乡村学校任教。1986年8月他被调至横头山镇中心
学校任校长，直到退休。

“那时，农村教学条件非常落后。”老校长眯起眼睛，回忆起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乡下任教时的艰苦岁月：学校只有两间土草房
两位老师，四个年级60多名学生，一、二年级学生和三、四年级学生
分别坐在同一间教室。粗糙的木板刷上墨汁用凳子搪上就是黑
板，两摞土坯上放块木板就拼成了学生的课桌。由于缺少取暖设
备冬天教室里特别冷。

“由于工作的需要，有时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吃住都在办
公室里，在自搭的火炉上放只锅，锅下煮菜，锅上蒸饭，简单得不能
再简单。到了晚上，把几张办公桌合在一起就是床。赶到冬天，晚
上冻得睡不着，早上起来水盆里都冻了冰。”杨雨海说。

交谈中，杨雨海兴奋地提笔写字，因年事已高，握笔的手一直
在颤抖，但依然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拉拉街公社丰年村学校”这几
个字,这是他任教的第一所学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记得第一个
月领工资乐了一天，领了23元。后来这样的月工资挣了3年，接下
来的9年每月挣32元，然后是每月37元挣了7年……”爱人当时劝
他说：“别干了，还不如当木匠，6口人等着吃饭，你咋能养起家！”杨
雨海笑笑不语，依就劲头十足地讲好每一堂课。

1977年恢复高考，杨雨海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每天早晨
五点起来带学生晨读，上一天课后，晚上还要花几个小时在煤油灯
下批改作业，刮大风时，煤油灯火常常被风吹灭。1980年冬天，教
室的墙根塌了，四面漏风，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复习，杨雨海和爱人
把自家的屋子腾出来当了教室。

当年与杨雨海一起分配来校的中师生，陆续都离开了，只剩他
一个人。杨雨海的老伴儿自豪地对记者说：“杨老师3年教出了8
名大学生，4名中专生。他一个人撑起一所学校。”

在杨雨海家里，至今仍精心保存着当年备课用的煤油灯。他
说，这盏灯陪伴他有5000多个夜晚，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迁。

杨雨海 这盏灯见证了时
代的发展变迁

五十载执教乡村的代际接力
□本报记者 赵一诺 苏婉宁

杨雨海有6个孩子，其中儿媳和三个女儿都是人民教师，教
师的烙印、从教的缘分，早已深深融化在这个家族的血脉里。“我
们一家人与横头山镇中心学校有着不解之缘。”儿媳孔祥凤说。

1985年秋，孔祥凤高中毕业。高考落榜的她本来有机会去
县重点高中复读，可得知乡村很缺教师，她便毫不犹豫地来到了
横头山镇中心学校，这一教就是33年。

从1985年到1995年，孔祥凤的身份是民办教师，工资一年
600元，最高1800元。直到1996年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每月
工资209元。虽然薪水不高，但孔祥凤很满足，“比起父亲那个年
代，我们的收入和学校的办学条件已有很大改善。”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家住在横头山镇，
土坯房里有一台21寸电视机和双卡录音机。到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我们家自建了90平米的砖瓦房，彩电、冰箱、洗衣机都有
了。学校校舍后来也翻新成了砖瓦房，还有了简单的教学设
备。”孔祥凤说。

执教30多年，孔祥凤一直是“拼命三郎”型的老师。她不断创
新教学模式，探索出“在语言环境中识字教学法”“研究体验式创新
教学法”等，分获国家、省、市、县级奖项。多年来，她先后荣获了

“省优秀教师”“佳木斯市优秀教师”“桦川县十佳名师”等荣誉称
号。“那么多年，是父亲那种忘我工作的精神在一直激励着我。”她
感慨地说。

交谈中，孔祥凤从床底拿出个嫁妆箱子，里面整整齐齐装满
了103个获奖证书。“这是妈妈的宝贝，她每得一个奖都要把证书
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站在一旁的女儿杨丹对记者说。

孔祥凤 是父亲那种忘我工作的精神在一直激励着我

杨雨海的孙女杨丹，2009年齐齐哈尔大学音乐教育系毕业，
当时正赶上全省首次为农村基层学校招收特岗教师。从小受家人
熏陶，把爷爷、妈妈当成榜样的她，义无反顾地报了名，走上了三尺
讲台，也圆了爷爷的心愿。

“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横头山’读的，从小就对教育事业很向
往，特别是爷爷、妈妈他们以校为家的奉献精神，更加坚定了我投
身乡村教育事业的理想。”杨丹对记者说。

杨丹是横头山镇中心学校第一个专业的音乐老师，之前学生
们的音乐课都是物理老师或者生物老师教的。现在，从小学到初
中的音乐课都由她教，每天8节课排得满满的。她在音乐教学方
面积极探索和创新，使教学风格变得更为灵动，让课堂变得活色生
香，学生们都喜欢上她的音乐课。

“我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让农村孩子也能有丰富多彩的
文娱活动。”近些年里，学校艺术节、联欢会和市体操比赛等活动
都由杨丹策划编导。每年县里举办五四青年歌手大赛，她都利用
课余时间帮助学生们编排，比赛当天早5点起床，到村屯逐个接学
生到县里比赛，节目年年都获奖。她说，很想把学生们带上大舞
台，挖掘他们的潜能，开阔他们的视野。

如今，身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杨丹，正在把全校学生音体
美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组织“乐器队”

“合唱队”“朗诵队”“国学组”等12个文艺团队，用传统文化陶冶孩
子们的情操，丰富学生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让他们“遇见更美的世
界和更好的自己”。前两年，她分别获得佳木斯市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桦川县优秀教师称号。

“比起爷爷、妈妈，我们这代教师是最幸福的，赶上了最好的时
代。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教育，2005年学校建起教学大楼和教师
公寓，教室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老师们还都学会了多媒体教
学。教师的待遇也越来越好，尊师重教的氛围已经在全社会形成，
老师已经成为受到大家羡慕的职业。”杨丹说。

杨丹告诉记者，从2013年开始，学校上音乐课有了自己的多
媒体教室。2015年，国家拨给学校的音乐室器材有电钢琴、琵琶、
二胡等39种，上百件。2017年10月学校接受国家级标准化验收，
顺利通过达标。“现在的条件真的不输城里学校，甚至比他们还
好。音体美教育很受重视，我们每年都有机会到哈尔滨培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长大，对教师这份职业越是崇敬和热
爱，越愿意拿好接力棒传承这份‘初心’。”杨丹动情地说。

杨丹 比起爷爷妈妈，我们这代教师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在38年的职业生涯中，李国辉一直坚守在检查
工岗位，但他所在部门名称却在不断发生着改变。

“我刚上班时，是在检查科的计量室，十几年后
变成计量处，又过了大约四五年后，计量处和检查
处合并发展成质检中心，2017年质检中心和质量管
理办公室又合并成现在的质量控制部。”李国辉说，
每次合并，人员都会减少，工作量相对增加，目前公
司已经由原来的47个单位合并成现在的29个单位，
他深知这一系列变化背后是企业不断推进的改革。

这一点，李笑毅也深有感触。从2008年入厂的
十年间，她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多次变化。最开
始，她被分到叶片分厂做铣工，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公司推进图纸电子化，她被借调到档案中心。2012
年，企业成立核电设备分厂，她通过考试进入核电
设备分厂做质量员，2017年2月份，公司将核电分厂
和冷作分厂整合，目前，她是冷作分厂的质量员。

事实的确如此。近40年来，哈电汽轮机一直站
在改革开放的潮头：改变体制机制，从工厂制向公
司制转身；剥离“企业办社会”，将与生产经营无关
的房产、医院、学校等单位从工厂剥离出去，让企业
轻装上阵；对机构设置和生产流程进行“外科手
术”，该撤销的撤销、该合并的合并、该重组的重组。

记者采访时，李国辉正和公司招标来的一家精密
测量工具改造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交流，他们要把一台
1971年使用的万能工具显微镜进行改造后重新利用。

“改造后可以节省十几万元的采购成本。”李国辉告诉
记者，改造这个“老古董”是他提出来的，他希望在退休
前多发挥余热，为企业的发展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持续深入的改革，不断革除沉疴痼疾，斩断羁
绊脚步的荆棘藤蔓；一次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激
发着企业向前发展的活力。从 1978年到现在的四
十年间，汽轮机生产能力增长了 42倍；工业总产值
增长了 102 倍；累计生产了电站汽轮机 1053 台、
30272.16万千瓦，向国家上缴利税近30亿元。

不断“更名”的背后
改革激发前行内生动力

“我父母都是企业第一代员工，在五六十年前，
企业还只能仿造前苏联的产品。那时能够生产制造
的机组都是中、高压机组，容量也只有 2.5万千瓦、5
万千瓦、10万千瓦和 20万千瓦，产品类型也比较单
一。”李国辉告诉记者，1980年他上班时，公司已经
开始技术引进。1986年，首台引进美国西屋公司技
术的60万千瓦汽轮机组研制成功，哈电汽轮机走完
了引进技术的第一步，完全掌握了成熟的大型汽轮
机制造技术。

多年来，汽轮机人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孜孜以
求。虽然不在研发一线，李国辉也默默贡献着自己
的创新力量。在李国辉的一堆证书中，记者发现了
一本技术攻关奖证书。那是 2007年，他参与的“轮
槽端铣刀自行开发研制”项目获得技术攻关一等
奖。李国辉说，攻关是在保证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完
成的。不仅如此，当自己的工作用具不符合需要时，
李国辉也尝试创新，他曾和哈工大的科研人员一起
改造了一台7米激光测长机。

创新驱动着哈电汽轮机不断前行。如今，哈电
汽轮机的综合实力已经完全可以与国际一流企业同
台竞技，机组的类型更是众多、全面，不仅可以设计
制造凝汽式汽轮机，还可以自主设计制造热电联供
汽轮机、空冷汽轮机、核电汽轮机、燃气轮机装置、工
业汽轮机、风机以及蒸汽—燃气联合循环汽轮机等
等。公司生产的各类型产品不仅遍布国内，而且还
走出国门，远销到亚洲、非洲、欧洲、南北美洲 27个
国家，其中不乏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40年间，哈电汽轮机
实现完美跨越。“不算节假日，我还有不到90天就退
休了，真是有点舍不得。”现年 59岁的李国辉，亲身
经历企业的沧桑巨变，面对即将离开的工作岗位，他
充满留恋。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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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的“矿山情”
□赵壮志 本报记者 胡百玲 文天心

12月的北大荒，早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居住在这里的

北大荒人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寒意，富足的他们尽情享受着改革开放

带来的累累硕果。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给他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体会最深的要数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司第五管理区种

田、农机大户谭维臣一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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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快要退休的李国辉舍不得这些陪伴几十年

的老物件。 本报记者 薛婧 张瑜摄

祖孙三代同堂，汽轮机厂的变迁是全家人的关
注点。 本报记者 薛婧 张瑜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会战”的结婚照。


